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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以来，“神话题材”改编
的动画影视作品层出不穷，近年来追光动画更是相继推出
《新神榜：哪吒重生》《新神榜：杨戬》等系列动画，旨在打造与
“漫威宇宙”相匹敌的中国动画“封神宇宙”。可以说，神话题
材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市场低迷、粗制滥造、受众单一、低龄
化严重的院线动画市场。《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在商业票房上
的成功与口碑上的“出圈”证实了神话题材被大众所接受，这
为后继动画团队创作的内容取材、制作与运营模式开辟了道
路，也成为可借鉴的典型案例。2019年饺子所导演的《哪吒
之魔童降世》以50亿票房收入打破国内动画电影的票房纪
录，其精良的制作、创新的设计、巧妙的改编将中国神话题材
动画推向高峰，再一次证实了神话题材动画改编在艺术与商
业价值上的成功。

追溯中国动画发展史，在不同媒介阶段，都以相似的神
话题材改编一次次取得成功：中国动画学派的《大闹天宫》《哪
吒闹海》；电视动画复苏后的《西游记》《哪吒传奇》；新世纪院
线动画以来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传奇》等等，让人不
禁思考，为什么总是“神话”？“神话”有什么魅力？为何总是这
两部取自明清小说的神话题材改编动画取得如此大的成功？

通过幻想反映现实，不分时代与社会形态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厘清“神话”的概念，以及近年
来兴起的“新神话主义”与“神话”之间的关系。神话之定义有
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神话论”也称为“经典神话论”，这种观
点认为神话作为民间文学的一种形式，产生并仅局限于人类
远古时代，它是远古时代的人民所创造的反映自然界、人与自
然的关系以及社会形态的具有高度幻想性的故事。在经典神
话论范畴之内，中国神话经历了母系氏族时期，如女娲神话；
父系氏族时期，如黄帝、炎帝、伏羲；文明社会初期，即父系氏
族晚期，由于氏族兼并所形成的图腾神话等。经典神话被认为
是古代先民的文化结晶，神话文本随着原始社会被封建社会
所取代而消亡。

与之相对的另一种观点称为“广义神话论”，由中国神话
学家袁珂提出：“封建阶级社会中神话不仅存在，并通过群众
的口耳相传，在流传，在发展，在演变。”这些不断推陈出新的
神话故事被统称为“广义的神话”或“新神话”。袁珂认为“神话
是非科学却联系着科学的幻想的虚构，本身具有多学科的性
质，它通过幻想的三交镜反映现实并对现实采取革命的态度。”
袁珂在《再论广义神话》中说，“广义神话，其实就是神话，它不
过是扩大了神话范围，延长了神话的时间；它只是包括了狭义
神话，却没有否定狭义神话”。这种观点认为，神话通过幻想反
映现实，不分时代与社会形态。神话产生于原始社会，但并未随
着原始氏族社会的解体而消亡。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神话，直
到当代社会也仍然不断以新的内容、新的媒介充实新神话。

中国神话题材动画片：从多元到单一化

反观中国动画发展史中的神话题材影片，可发现动画改
编所聚焦的众多神话、仙话、民间故事都超出了“经典神话学”
的定义，“直到今天，旧的神话没有消失，新的神话还在产生”。
广义上的“新神话”题材改编指仙话、神奇传说、幻想故事和幻
想文学，整体形成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神话文学。神话文学
虽然有突出的幻想性，但已不是神话，只是神话变异发展的一
种新的艺术形式。

中国动画史上不同媒介阶段的“新神话”题材改编在内容
取材、美学特征、思想内涵、市场环境出现了脉络分野，呈现出
多元化到单一化的趋势。在美术片时期，曾出现过大量题材丰
富多样的新神话改编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根据少数民族故事、
民间神话进行改编，以短片和美术片形式呈现。如1959年的
《一幅僮锦》改编自壮族民间故事；1963年的木偶片《孔雀公
主》则改编自傣族的叙事诗《召树屯》；1981年《九色鹿》根据
敦煌壁画《鹿王本生》的故事改编；《善良的夏吾冬》《金色的海
螺》分别取材于维吾尔族、南方渔家的民间传说；1982年《鹿
铃》以“白鹿洞书院”的民间传说为故事蓝本；1983年《蝴蝶泉》
讲述了云南白族的民间传说故事；1985年《夹子救鹿》根据敦煌
壁画中的佛教故事改编；1985年动画短片《女娲补天》则直接取
材于女娲造人、女娲补天的经典神话等。此外，如《铁扇公主》
（1941）、《火焰山》（1958）、《猪八戒吃西瓜》（1958）、《大闹天

宫》（1961-1964）、《哪吒闹海》（1979）、《金猴降妖》（1985）、
《人参果》（1981）等作品改编自经典明清小说《西游记》，其中几
部名垂千古的动画长片可谓中国动画学派的巅峰之作。

可以说，美术片时期的神话题材动画改编是最为百花齐
放、兼容并包的一个历史阶段。在计划经济时代，动画创作受
市场、票房、口碑、资金等商业因素的束缚较少，对于民族性、
文化性挖掘更为深入。无论是前者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传统神
话改编的美术片、动画短片，或是知名明清小说改编的鸿篇巨
制，作为传统经典改编都属于传统文学“跨媒介叙事”和“跨媒
介改编”的成果。

然而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新神话题材动画的媒介形式、传
播方式更为丰富广泛，但内容取材却逐渐单一化，或者说聚焦
于知名度大、开发较为成熟的IP上。

在新世纪电视动画、网络动画、影视动画先后发展的媒介
融合时期，以《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白蛇传》等家
喻户晓的民间故事、文学为蓝本改编的动画作品层出不穷，如
《哪吒传奇》《哪吒之魔童降世》《新神榜：哪吒重生》《新神榜：

杨戬》改编自明代小说《封神演义》；52集电视动画《西游记》、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等作品改编自《西游记》；追光的系列动
画《白蛇：缘起》《青蛇：劫起》则改编自民间故事《白蛇传》。这
些故事母题的共同点都在于其本身就在民间流传历史悠久、

经过世代岁月打磨、不断轮回重生，具有广泛的受众基础，可
挖掘素材丰富，因此具备得天独厚的改编条件，但新神话改编
源头太过于局限也难免落入同质化窠臼，相同题材容易使观
众审美疲劳。

作为“跨媒介叙事”的神话题材动画

近年来《西游记》《封神演义》两大IP占领主要市场是“跨
媒介叙事”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必然结果。这两部明清小说
在成型之前便在民间流传多年，如《西游记》早在宋代《大唐三
藏取经诗话》便有记载，随后在元代和明代以小说、戏剧、评书
等多种形式反复演绎；而《封神演义》中姜子牙封神的传说在
说书人口中广为流传，从“跨媒介叙事”的宏观视角来看，《西
游记》《封神演义》具备改编历史悠久、受众基础稳固、可挖掘
内容丰富等优势，在当下的叙事载体包含了动画、文学、戏剧、
电影、电视剧、游戏等多种媒介。

在内容题材层面，以熟悉的神话故事作为取材对象，可以
拉近观众与经典文本的对话距离；在思想内涵方面，这些叙事
文本借相似的人物事件和母题在不同历史阶段反映了当时完
全不同的社会风貌和文化表征；从受众心理出发，对这些妇孺
皆知的故事加以陌生化处理，打破观众潜在而固化的期待视
野，为观众营造了舒适的审美距离；在美学特征方面，不同的媒
介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特定的主流审美风格。以上表征都不是

“新神话主义”所独有，而是所有的“跨媒介叙事”、经典改编、
“本事迁移”文本的共同特征。而当下探讨新世纪以来的“新神
话主义”动画的特征，如神话人物神性的消解与人性的彰显，神
话文本的陌生化、世俗化、狂欢化等后现代主义表征，依托新技
术下的视觉奇观化展示，神话宏大叙事的消解与当代叙事逻辑
的重建（亦称为“新神话的重构”）大多作为当代中国动画受到
市场经济、海外动画、社会风貌等因素影响所呈现的时代缩影。

“新神话主义”动画是否是伪命题？事实上，“新神话主义”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源于文学，随后扩展至电影、电视、动
画等新媒介领域，它既是现代性文化工业的产物，又在价值观
方面要求回归和复兴原始的幻想世界。一方面，我们需要看到
它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神话故事，因此在研究过程中更应考
虑到幻想文学对其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应从狭隘的“动画”

“神话”局限中跳脱出来，从更宏观的“跨媒介叙事”角度审视
“新神话主义”动画。对于《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的IP改编并
非动画所独占，仅1926至1930年间出品的《西游记》改编的
电影就有20多部，后继的网络文学、电视剧更是数不胜数。抢
占IP资源是市场化影视动画创作的重要策略，《西游记之大圣
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成功已证实，但当下“西游”“封神”
改编泛滥难免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依赖IP的知名度却
忽视剧本与制作的原创性是本末倒置的行为，充分挖掘尚未
开发的文化资源、题材创新、取材多样化才是“新神话主义”动
画创作的出路所在。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在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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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手艺人在绘制图案

金柚满树，人未有言。在一期以“造纸”为主题的短视频
里，碎片而连贯地呈现着李子柒煮捣树皮和抄取纸张的过
程。夕阳欲尽，火苗蹿升，一张等待晾干的纸在火光中逐渐呈
现出来。不足一分钟，未有一句话，她的短视频却完整地讲述
了一个关于传统纸张制作的故事。210多万的点赞表明这个
故事带来的关注度，也暗示着非遗等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
会的独特魅力。不光是李子柒，朱铁雄、九月、南翔不爱吃饭、
彭传明等短视频博主都凭借着非遗短视频收获了单条视频高
达数百万赞的成绩。他们是短视频时代会讲故事的人。

不因媒介新而忘却讲故事的本领

在短视频的语境里，“喜新厌旧”常常是一种褒义。因为
“喜新”代表着对新意的追逐，“厌旧”则代表着自我批判与反
思。在追逐与反思之间，创意会不断被激发，充满创造力的作
品才会诞生。这样才能抓住观众的眼球，不被雷同淹没。而
会讲故事的人，总会灵活地游走在“新”与“旧”之间。因为他
们知道新旧是相对的、可以转化的，不应该一味迷惑于“新”，
更不应该一味厌弃“旧”。所以李子柒穿上了布衣，在农家小
院里借助传统的工具与方法制作笔墨纸砚。手工技艺、乡土
传统和烟火气息等“旧”的符号充斥着视频，虽然她没说一句
话，可一个个视觉符号在不断提醒每一个人，她在讲一个很古
老的故事。可这种古老一旦进入了现代生活，进入短视频平
台，就立马变成“新”，赢得了关注，获得了美誉。而且能引发
受众好奇，不同于周遭竞品也是“新”。于是，当短视频平台满
是淄博烧烤的人间烟火时，博主“南翔不爱吃饭”选择了拍摄
一期淄博琉璃制作技艺的视频。在一众有关淄博的短视频
里，他的这个非遗作品独树一帜，既随了大流的热度，又承载
了自己的新意。所以会讲故事的人，不会因为媒介新就忘却
了讲故事的本领，他们总能在新旧之间寻找一种微妙的平衡，
在新旧之间创作受欢迎的作品。

短视频时代，人人都渴望自我成为关注的焦点，展示自
我、不被定义、不可取代似乎成为了某种心照不宣的追求。于
是许多表现优秀传统文化的短视频也是从“我”出发，展现自
己热爱的内容，用喜欢的方式表达自我。他们会在自己的故
事里添加一些大众普遍期待的情节和情感，让这些普遍期待
与大家共振，迸发出强烈的热情与生命力。于是我们看到在
朱铁雄国风变装的作品里，他总会讲他与家人之间的故事，这
是他的“小我”。与此同时，在“小我”之外，故事里家人的误
解、冲突、包容、团聚，爱与被爱的家庭温暖却是每一个故事倾
听者都有过的经验。这种大众的、普遍的情感构成了作品的

“大”，让“小我”的作品，拥有了感动大众的能力，成就了他短
视频故事的影响力。

除了“小中有大”，会讲故事的人还擅于“大事小讲”。非
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

着中华民族深深的文化认同和民族情感。但如果直接在短视
频里讲解非遗等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历史和情感，这种作品
往往关注度不够高。因为这些“大”情感和每个“小”受众之间
缺少有机联系。所以，一些短视频博主开始将厚重的文化传
统、家国情感融入到一个个生动的、个体的小故事里，让“大”
情怀的传播取得更好的效果。比如博主九月，用一个不到5
分钟的视频给大家讲述她学习制作通草花的故事。在故事
里，她不单描述了她的学习过程，还直观地呈现了传统手工艺
品通草花从通草到工艺花的制作流程，并生动地呈现了传统
非遗技艺融入现代都市生活的一种可能。最后在此基础上，
表达她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崇敬、热爱与责任。这个作品
最终为她收获了230多万点赞。

可以说，九月就是充分利用了“大事小讲”的策略。她没
有过多讲解通草花技艺有多么厚重与伟大，艺术有多么精美
与高级，而是用她的经历娓娓道来，用行动和画面不断暗示自
己对通草花传统技艺的赞美，最后再总结性地表达自己的文
化责任与民族自豪感。宏大的家国情感、历史情怀就这样巧
妙地在她的小视频里、小故事里流转，浸润着每一个听故事的
人。这时候观众会发现，这些优秀的文化传统，深沉的民族情
怀似乎一直都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言行间、心海里，只是
平常的我们未有察觉，而在他人的故事讲述里，我们都恍然大
悟。这些或许正如本雅明所说：“讲故事的人越是将故事讲述
得自然而然，不借任何心理描绘，就越能够将故事嵌入到听众
的记忆深处；故事越能够融入听众的经验之中，他就越想要在
日后某一天将故事转述给他人。”

警惕非遗技能展示的景观化、橱窗化趋向

在快节奏的时代，一切都唯“快”独尊。短视频吸睛点的
出现要快，“黄金五秒”抓不住眼球，这个作品就容易失败，所
以“短、频、快”成为了短视频的重要标签。我们的生活也是如
此，仿佛慢下来做一餐饭就是在浪费时间，静下来看一会路边
的景色也是浪费时间。效率成为了裁决一切日常生活行为的
唯一法则。然而人心是容易疲倦的，快慢之间我们需要合适
的节律。会讲故事的人，往往长于应用快与慢的规律，在“快”
节奏中营造“慢”意境。我们可以在几分钟的短视频里了解古
代高级养颜妆粉的制作技艺，感受传统田园里的四季更替。
这是会讲故事的博主们为了满足现代生活节奏而设计的

“快”，让我们不会疲于冗长，弃于等待。但是这些快速更替的
工艺环节、任务进程却在舒缓的声音中和岁月静好的画面里，
让我们读出了一层又一层悠扬缓慢的意境。仿佛我们的关注
重点不再是妆粉怎么制作，笔墨纸砚需要哪些环节，而是这些
进程背后的岁月流淌和时间沉淀，是那些田园牧歌里的诗情
画意，是一种对现实快节奏的短暂逃离。在那一刻，听故事的
人的心跟随着这些古老的传统静了下来、慢了下来。疲倦的
都市人，在充满传统诗意的短视频里寻找到了自我疗愈的契
机，缝补了理想生活的残缺。于是我们在非遗故事里看到了
创作者们对创新的追求和对传统的坚守；听到了他们“小中有
大”提升故事格调，“大事小讲”加强故事传播；领略了他们在
迎合快节奏时，为听故事的人营造的慢意境。

如果我们单单把这类非遗短视频当作一种互联网时代的
文艺作品，讨论它们的文艺特点，那么似乎就不用分说其是

非。但当我们把视角切换到非遗的保护传承，这些短视频似
乎却也是可以论一论功过。诚然这些影响力巨大的非遗短视
频极大传播了非遗的相关知识和理念，但是由于短视频媒介
的自身特点，也对非遗的保护传承造成了一些困扰。

比如短视频是追求流量至上的，而流量好的非遗短视频
往往是“知识化、专业化、精美化”。知识化是指一些非遗短视
频倾向于将源自生活的非遗讲述成远离日常的知识；专业化
是指一些非遗短视频倾向于强调非遗技艺、技法或者理念的
专业性，仿佛普通人难以驾驭；精美化是指一些非遗短视频倾
向于强调非遗项目的审美价值、艺术价值，反复渲染非遗的艺
术性，使其变得高级。而现在，这样的非遗短视频几乎成为了
高流量非遗短视频的标配。讲故事的人在讲好非遗故事的同
时为短视频世界创造了一道非遗网络景观。长期面对这样的
景观会让民众对非遗产生“只有专家才能做、才能讲”“只有艺
术化的、高级的才是非遗”等刻板印象，让大家觉得普通人难
以成为非遗保护传承的实际参与者，让人觉得非遗与普通人
的日常生活关系不大。而事实上，非遗源自民众世代相传的
生产、生活实践，日常生活是滋养其蓬勃发展的沃土，民众社
群是其自始至终的践行者。民众应当参与非遗的保护传承，
非遗保护的成果也应该为人民共享。非遗短视频如果都以标
准化模式来生产和运营，提纯式加工、橱窗化展示，就容易成
为一种供人赏玩的网络景观，导致非遗传播碎片化、脱离普通
人的日常生活等问题，不利于非遗的保护和长远发展。

所以讲好非遗故事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即使是短视频里
最会讲故事的人也会为难。但无论如何，相信会讲故事的人
总会在这新的矛盾中发现更大的故事张力。

（林加系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在读博士，王子健系南开
大学文学院讲师）

在非遗短视频里，做讲故事的人
■林 加 王子健

皮影剪纸艺术

■青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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